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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孔子何时被神圣化,学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孔子被神圣化始自汉代。 但诚如陈东先生在《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载
《国际儒学研究》2007 年)一文所言,与春秋时期相比,在汉代,儒家孔子只是尊而不贵,其地位并没有明显上升。 孔子被神圣化与孔子
祭祀仪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释奠大典以及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备有关。 本文从陈东先生观点,认为孔子被神圣化始于汉末,自唐代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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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孔氏家学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从孔子之前的萌芽阶段,到孔子开创形成阶段,再到秦至唐

代的发展完善阶段,以及宋至清朝的繁荣阶段,孔氏家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 孔氏家学

以传孔子之道为核心,涵盖了经史子集等多个领域,其内容主要有治经和诗礼之教两个方面。 孔氏家学,本
质上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源于对先祖孔子的深厚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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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孔氏家学的形成

有观点认为孔氏家学始自孔子,成于子思;也有

观点主张西汉时形成一派;还有观点认为是魏晋时期

形成。 尽管各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在孔子之前,孔氏家

学应已有萌芽。 这是因为,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已从事

《诗经》的校雠,正考父也由此被誉为“我国有史记载

的最早的一个知名的校雠家”[1]2。 据《国语·鲁语

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
《那》为首。”韦昭注:“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
又引《毛诗·商颂序》云:“微子至于戴公,期间礼乐废

坏。 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
《那》为首。”又引郑玄笺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

篇,故馀五耳。”[2]63 关于正考父,《孔子世家谱》载:“正
字考父,为宋卿,佐戴、武、宣公,三命益公(恭),有圣人

之德。 适周,得商颂十二篇于太师,归以祀其先王。 至

圣祖编诗,又亡七篇。 生子嘉。”以后嘉生木,木生睪,
睪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纥,纥生孔子”[3]4-5。 孔

子删述《诗经》或受其七世祖正考父影响,故将正考父

的校雠活动视为孔氏家学的萌芽期并不为过。 因此,
孔氏家学的衍变至少可分为四个阶段。

开创形成期,是孔氏家学奠定与形成的关键

阶段。 代表人物孔子和子思,在这一阶段发挥了

重要作用。 孔子删述六经,通过教授《诗》《书》礼
乐,为孔氏家学开创了先河。 而子思则“祖述父

师之意”,创作了《中庸》,进一步确立了以传承孔

子之道为核心的孔氏家学体系。 这一阶段的代表

作主要有《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论
语》《中庸》等,这些经典著作均为后世儒家和孔

氏家学所尊崇,被誉为“群言之祖”。
秦至唐代的发展完善期。 在这一阶段,孔氏

家学沿着训释五经和创作艺文两条路径稳步发

展。 随着古文《尚书》《孝经》等文献的发现,孔氏

家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派

体系,与朝廷所倡导的儒学相比,自成一派。 这一

时期,孔氏家学涌现出众多杰出代表人物,如孔

鲋、孔安国、孔猛、孔僖、孔季彦、孔融、孔衍、孔琳

之、孔稚珪、孔慎、孔晔、孔颖达等。 他们的著述广

泛涉及经史子集,代表性作品包括《孔丛子》 《孔
子家语》《古文尚书》《尚书注疏》《五经正义》《孔
氏志怪》《夏侯鬼语记》以及诸多策、赋、骈文作品

等。 这些著作不仅丰富了孔氏家学的内涵,也为

后世儒家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宋至清朝的繁荣期。 尽管理学、心学等思潮对

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自唐代起,孔子的神圣地位

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式提升①,孔氏家族对圣祖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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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愈发强烈,这进一步强化了孔氏家学祖述家

法、传承孔子之道的核心地位。 此阶段,孔氏家学

不仅继续沿着训释五经和艺文创作的道路发展,还
开创了撰写家谱、家族文献志和圣迹图等新路径,
旨在圣化先祖孔子并促进家族和睦。 这一时期,孔
氏家学人才济济,著述丰富多样,代表人物有“三
仲”、孔传、孔文卿、孔承倜、孔毓圻、孔尚任、孔传

铎、孔广森等,他们的代表作包括《书说》《论语说》
《诗经代言》《诗声类》《周易卮言》《公羊春秋经传

通义》等,以及众多家谱、文献志、圣迹图、诗文总集

和别集等。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孔氏家学的深厚

底蕴,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自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校勘《商颂》至清代康

熙时期,历经近两千四百载。 其间,孔鲤、子思、孔
安国、孔融、孔颖达、孔巢父、孔武仲等经学文学之

翘楚辈出,著述丰富。 清人孔继汾在《阙里文献

考·孔氏著述》中言:“自先圣删述六经以垂教万

世……后之子孙守而弗失,凡有著作,类不敢骛隐

怪而背遗经。 家乘所传,章章可考也。” [4]1 他按

照经、史、子、集分类,详细记载了自孔子至七十代

衍圣公孔广棨间的二百三十一部著作。 周洪才先

生的《孔子世家艺文志》则更为详尽,载录孔子家

族正式作者七百余人,著述达两千余种。 若将附

带提及及编入“外编”“附录”的孔姓人士,以及家

谱“余录”所列的孔氏谱牒计算在内,则涉及三千

余位人士,著述种类亦近三千。 由此可见,曲阜孔

氏家学传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独具特色。

　 　 二、孔氏家学的主要内容

(一)首在治经

作为圣人之后,孔氏家学底蕴深厚,令孔氏子

孙倍感自豪。 他们视研读先祖遗书、承继家学、传
承孔子之道为己任,自觉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 在

孔氏族人的观念中,孔氏家学起源于孔子,其核心

便是五经与《论语》。 因此,传承家学、弘扬孔子之

道,首要任务便是深入研究经典。 孔尚任在《阙里

志·著述志》中说:“五经,三代遗文也。 自删定而

后,遂为阙里阐教之书。 秦火方炽,藏之者子鱼;鲁
壁既发,解之者子国。 家庭授受,代有名作,虽偏全

杂见,而渊源有本,诵法传习,实天下之同文,宁第

孔氏一家言哉!” [5]476 孔尚任的这番话,正是对前

述观念的深刻阐释,充分表达了阙里孔氏子弟的共

同心声。 这段话主要蕴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五经和《论语》不仅承载着孔子之道,是

孔氏家学的核心,更是天下之学,即孔氏家学乃天

下之学,孔氏家法乃世之“道法”。 作为孔氏家学,
五经和《论语》或为先祖孔子著述,或为孔子删定,
乃是孔氏子弟的“阐教之书”,无论是诵之还是释

之,都是承继家学;作为天下之学,五经和《论语》
乃是载道明理、“化成天下”之书,同时也是天下人

的“阐教之书”,诵之释之,乃意味着崇儒重道。 因

此,孔氏子弟恪守祖训、传习祖书,实则肩负着传承

家学、延续至圣之道,乃至“以承道统” [5]719 的崇高

使命。 其次,作为家学传承,孔氏子弟传习祖书主

要有两种方式:诵经和释经。 诵经即直接诵读五经

和《论语》之文,“对此,衍圣公以下无不终身奉行,
矢志不移,清初衍圣公孔毓圻之子孔传鋕弥留之际

尚命其子孔继浩诵读《论语》信近于义章给自己

听,其有别于世俗遗嘱多矣” [6]1。 释经则是通过汇

集整理前人著述或训解家藏经义来深化理解,孔氏

子弟在释经方面成果丰硕,如秦孔鲋的《论语义

疏》 [6]100、汉孔安国的《尚书注》、唐孔颖达的《五经

正义》、宋孔武仲的《论语说》、清孔传铎的《春秋三

传合纂》、孔广森的《春秋公羊考释》《礼学卮言》
等,都对经典做了独到解读。

这两层含义共同揭示了孔氏家学的深厚底蕴

和广泛影响,以及孔氏子弟治经以传承和发扬家学

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就。
(二)诗礼之教

诗礼之教,即“诗礼传家”,乃孔氏家族世代相

传的祖训家规,其渊源可追溯至孔子。 孔子曾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7]81,并以此理念教育孔

鲤。 《论语·季氏》载:“尝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
‘学诗乎?’对曰:‘未也’。 ‘不学诗,无以言。’鲤退

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学礼

乎?’对曰:‘未也’。 ‘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

礼。 闻斯二者。” [7]178 其后,题为孔子第八世孙、秦
代孔鲋所撰的《孔丛子·杂训》载:“子上杂所习,
请于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杂者,诸子

百家。 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

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 故夫子之教,必始

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 又何

请?’” [8]19 此后,诗礼之教逐渐在孔氏家族中蔚然

成风,并作为家规祖训被正式确立。 如明代衢州知

府沈杰在正德元年为衢州孔氏制定家规,旨在推动

孔氏子弟研习诗礼,树立士林典范,其言曰:“恐后

在衢子孙繁衍,愚哲不同,诗书少习,礼义或乖……
无以倡帅文教”,所以,“修家规七款” [9]15。 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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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万历十一年(1583 年),孔子六十四代孙、衍
圣公孔尚贤主持制定了孔氏家族史上的第一部成

文族规———《孔氏祖训箴规》,共计十条。 其中第

三条言:“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 为

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第十条

言:“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

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 [10]18 这两条着重

强调了崇儒重道、好礼尚德的家风。 尽管《孔氏祖

训箴规》未见于《孔子世家谱》等文献,但它被广泛

颁行至各地分支,成为制定家规的纲领。 如乾隆时

期福建建宁县三滩孔氏家谱祖规更是将其置于家

谱之首,并进一步明确诗礼传家的要求:“读书。 祖

为万世师表,后裔稍有聪颖者,春夏教以礼乐,秋冬

教以读书。 毋得玉蕴于璞荡失先业。 是所望于贤

父兄之留意。” [10]22

“诗礼之教”更是历代朝廷对曲阜孔氏宗族的

殷切期许。 宋太宗在赐封孔宜为文宣公的诰文中,
勉励他“勉遵家法,以荷国恩” [11]天16,强调恪守家

规,以报国家之恩。 金章宗完颜璟在赐封孔子五十

一代孙孔元措的诰文中,也提醒其“家声久矣,无忘

诗礼之传,学有余师,善将终誉” [11]天11,期望其继续

传承诗礼传统,光耀门楣。 孔府档案 0006 号《成化

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一)》中,记载有朱元璋与孔子

五十五代孙祭酒孔克坚的一段对话:“元年十一月

十四日,谨身殿内,上对百官,谕孔子五十五代孙祭

酒孔克坚,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大年纪也?’对
曰:‘臣五十三岁。’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

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 我看

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 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
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

法度,如何中。 你老也常写书教训着,休怠惰了。
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二十

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

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
上喜曰:‘少吃酒,多读书。’” [12]147 这段对话生动

地再现了明太祖朱元璋给孔克坚提出“诗礼传家”
要求时的情景,展现了朝廷对“诗礼传家”的重视。
朱元璋关切地询问孔克坚的家教,并指出家中不读

书即是不守祖宗法度,强调要常写书教导子女,保
持家族的优良传统。 清代乾隆帝多次亲祭孔子,对
七十一代孙孔昭焕寄予厚望,希望他“修己无过守

礼乐”“克继家声慎勖旃”,并亲笔题写“诗书礼乐”
匾额,御制《诗礼堂赞》赐给他,以示嘉勉。 诗曰:
“昔者趋庭,诗礼垂训。 维言与立,伊谁不奋。 九仞

一篑,愿勉乎进。 御堂听讲,景仰圣舜。” [13]906 孔繁

浩入京陪祀时,咸丰帝御制诗章赐给他。 诗曰:“曾
向宫墙荐德馨,高山向往景前型。 千秋入睹衣冠

化,一代天钟海岳灵。 诗礼泽长庭有训,粥饘风古

鼎留铭。 时清尚染浇漓俗,愿藉家传铎唤醒。” [14]4

在诗中,咸丰帝称赞其家族的诗礼传统,并期望其

能借助家传唤醒世人的道德意识。 这些来自朝廷

的期许和告诫,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为曲阜孔

氏宗族坚守和发扬“诗礼之教” 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
文人儒士对圣人的敬仰和对道统传承的期望,

也推动了曲阜孔氏后裔在“诗礼之教”上的不断传

承。 明代的《衢州府志》就记载了当时人们“见圣

孙如见圣祖” [15]394 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杨士奇的

《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也得到了印证。 其言:“公
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遇孔子之后,亦莫不厚敬爱以

相接,不敢众人视之。” [16]34 在诗中,杨士奇描述了

无论公卿大夫还是普通士人,对孔子后人都怀有深

厚的敬意,不敢轻视。 从宋代的蔡襄,到元代的柯

丹丘,再到清代的史夔,他们的诗词中也都充满了

对孔氏宗族诗礼传家、承续道统的期待。 蔡襄的诗

句“里闬高高祖德新,鲁庭诗礼孟家邻” [17]370,描绘

了孔氏家族的新气象和诗礼传家的风采;柯丹丘的

“诗礼传家忝儒裔,先君不幸早倾逝” [18]1,表达了

对诗礼传承的自豪和对先辈的怀念;史夔的《诗礼

堂》诗写道:“缅想趋庭日,栖栖数亩宫。 斯文应不

坠,吾道岂终穷。 礼乐仍周典,诗书尚鲁风。 入门

观揖让,顿觉此心融。” [19]75 通过缅怀孔氏家族的

趋庭教化,表达了对礼乐制度、诗书传统的尊崇和

向往。 这些诗词生动地展现了文人儒士对孔氏子

弟的仰慕和对孔氏“诗礼之教”的赞誉。
“诗礼之教”与孔氏宗族对科举功名的重视紧

密相连。 正如学者所指出:“山东仕宦家族大多以

农耕起家,多数经历了由一般农民致富而成为地

主,其成员再经过科举获取功名,从而成就家族的

显赫地位。 因此,尤其重视对家族子女的培养教

育,重视科举、重视功名而成为这些家族最重要的

选择。” [20]5 尽管孔氏宗族因孔子的特殊地位而异

于其他家族,但科举功名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文化

资本,甚至政治象征符号,对孔氏子弟个人及整个

宗族的稳定繁荣、政治影响力、社会声望和经济状

况均有着显著影响。 因此,孔氏宗族从个人到整体

都极为重视科举。 而诗礼传家教育,涵盖了诗、礼、
乐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科举考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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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解释了为何孔氏祖训中常有“务要读书明理,显
亲扬名”的训诫。 以清代福建建宁县巧洋孔氏族规

为例,其第一条便是强调“作兴文学”。 言曰:“文
举(学)为宗族首重,不可不加意作兴,故家课宜行

也。”要求“课,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后期一日。 届

期,无论生、监、儒童,除五十以上,十三以下,听不

与课外,各于黎明,携纸、墨、笔、砚,齐集祠堂,尊
长、族正命题,头家值馈,面课二艺” [10]23-24。 族规

详细规定了家课的执行方式,包括时间、参与人员、
命题、成绩评定以及奖罚措施等,甚至对家贫子弟

的学费和科举考试费用都给予了资助。 这些规定

充分展示了孔氏宗族对科举功名的重视,以及通过

诗礼教育为子弟科举之路提供坚实支撑的决心。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留守原籍还是移居外地,

孔氏子弟均自觉恪守“诗礼之教”的准则。 元代

时,孔子五十三世孙、衍圣公孔治在家宅内“作堂私

第,命以诗礼,示不忘过庭之教” [5]717。 明代洪武年

间,孔子五十六世孙、衍圣公孔希学更在家庙前、燕
申门北建造“诗礼堂” [5]72,作为讲学之所,传承诗

礼文化。 清代,孔子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更

是盛情邀请孔尚任教授礼乐,其规模宏大,影响深

远。 孔尚任《出山异数纪》载:“康熙壬戌秋,予家

六十七代大宗衍圣公毓圻束书加币,敦予出山,治
其夫人张氏丧。 明年春,即延任祖庭修家谱及阙里

志,并选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礼乐,更采访工

师造礼乐祭器。 至甲子秋,皆竣,合宗族万人释菜

于庙,告备也。” [21]17 孔尚任作为孔子第六十四代

孙,不仅精通礼仪音律,还擅长诗文戏剧创作。 当

康熙帝亲临阙里祭奠孔子时,孔尚任在诗礼堂为他

讲解《大学》《中庸》,展现了他深厚的诗礼造诣和

经学功底。 实际上,历代衍圣公和阙里孔氏子弟创

作了大量诗文作品,不少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赫赫

声名,如孔巢父、孔延之、孔文仲等人。 姚金笛在

《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一书中便列举了清

代孔氏 147 位男性作家,充分展现了“诗礼传家”的
祖规对阙里孔氏一族的深远影响。 这些人不仅继

承了先祖的诗礼传统,更通过他们的创作,将这一

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孔氏家族所倡导的“诗礼之教”,本质上是对

孔子“六艺”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周礼·地

官·保氏》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

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

九数。” [22]139 孔子深受周代礼乐文化熏陶,不仅自

身精通六艺,更将其作为教育弟子的核心理念,强

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所谓“艺”
即为《周礼》中的“六艺”。 他对儿子孔鲤的教诲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便是这一思想

的生动体现。 孔子还亲自修订《礼》 《乐》,订正

《诗》《书》,作《易传》,著《春秋》,将其作为“六艺”
教育的核心教材。 随着时间的推移,“六艺”逐渐

由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转变为能够

涵盖这些技能的教材体系,即“六经”。 司马迁在

《史记·滑稽列传》中言:“孔子曰:‘六艺于治一

也。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
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23]3197 这就

明确将“六经”作为“六艺”。 在此意义上,“诗礼传

家”实质上就是“六经传家”,它承载了以孔子为代

表的儒家思想精髓,推动了以诗、礼、乐、舞为主要

内容的道德伦理教育,这正是“诗礼传家”教育的

核心所在。
“诗礼之教”即“六经传家”,深刻展现了它与

前文所述“首在治经”之间的紧密联系。 简而言

之,“诗礼”是技能,为用;“经”则是这些技能的培

育载体,“治经”为学。 将“治经”与“诗礼”相结合,
不仅真正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内核,也完成了儒学的

崇高使命。 这一理念对中国古代各大世家和儒士

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

为例,他极为重视家学传承。 从他对本族子弟的教

育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治经为学,诗礼为

用,世显儒先,诗书其业”的观念贯穿其中。 这充分

证明了“诗礼之教”与“治经”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在

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三、孔氏家学的本质

孔氏家学,本质上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
经过孔氏家族成员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

理结构,它源于对先祖孔子的深厚崇拜。 这种家学

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在治学对象、方法、思想

观念、情感形态、思维模式以及家族成员性格等方

面得以存在和呈现。 它规范着孔氏家族成员在特

定领域的理性认知和感性价值取向,是孔氏家族共

有的精神财富和行为准则。
孔氏家学的根源在于对先祖孔子的崇拜,这种

崇拜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外因主要

源自中国王朝政治的影响,而内因则根植于孔子思

想学说的内在魅力及孔氏家族的家庙祭祀传统。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所倡导的,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圣

王之道,这与王朝政治对现实政治功利的追求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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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形成互补。 当王朝政治与圣王之道实现

统一,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无论是王朝还是

儒家文士,都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皇朝帝王可以

“最大限度地发掘儒家教统的利用价值,让孔子神

灵也为其政治统治忠诚效力”,儒家文士则可以最

大限度地“张扬、提高其在政治上的实质性地位”,
“借此达到其制约王权、追求王道理想的政治目

的” [24]187。 因此,从西汉至明清,王朝政治与圣王

之道的统一不断被王朝最高统治者和文人儒士付

诸实践。 主要方式包括:构建道统和教统,凸显孔

子传教明道的功德作用;赐予孔子尊崇的封号,提
升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将孔氏家族的家庙祭祀升

格为国家层面的释奠仪式;优待孔子后裔,使其饮

水思源,感念祖宗孔子恩德。
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了儒

家在道统中的正统地位,其他学派则为异端邪说。
至唐宋明清,儒学文士更是延续此传统,构建了完

整的道统体系。 教统作为道统实现的途径,虽然源

远流长,但真正得以展开却始于孔子。 在儒学文士

所构建的道统和教统中,孔子不仅是儒家的创始

人,更是教统的典范,他接续了“圣王”之道。 儒士

们称三代之后,大道废弛,孔子“应历而兴,乘时而

济,为斯道衍宗脉,为万世开太平”。 通过宣扬孔子

的功德,他成为了道统和教统的核心人物。
与之相应,王朝统治者不断提升孔子的地位,

甚至将其神圣化,旨在彰显其卓越功绩与尊贵地

位。 孔子的封号经历了从“尼父”(严格说,鲁哀公

称孔子为“尼父”,应只是尊称,并非封号)到“宣尼

公”(西汉)、“褒尊侯” (东汉)、“文圣尼父” (北
魏)、“邹国公”(后周)、“先圣”“文宣王”(唐)、“玄
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宋)、“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至圣先师” (明),再到“大成至圣文宣先

师”(清)等变迁。 然而,尽管西汉武帝时独尊儒

术,平帝封孔子为“宣尼公”,东汉和帝封孔子为

“褒尊侯”,但至东汉末年时,孔子也只是尊而不

贵。 与春秋时期相比,“儒家孔子的地位并没有明

显上升”,“此时,孔子子孙的受封,不是因为孔子,
而是因为他们为殷人之后。 汉代封殷人之后是为

了保存‘存灭国,继绝世’或存三统的传统” [25]。 汉

孔安国《尚书序》中的记载亦印证了这一点。 《尚
书序》载:“至鲁共(注:应为“恭”)王,好治宫室,坏
孔子旧宅,以广其居。 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
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

还孔氏。” [26]3 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居,后闻金石丝竹

之音,才停止破坏并归还藏书,此事亦反映出孔子

在汉代的地位并不崇高。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的地位开始逐渐上

升,北魏时更被谥为“文圣尼父”,显露出神圣化的

迹象。 唐贞观二年(628 年),太宗将孔子尊为“先
圣”。 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玄宗更封其为“文宣

王”,并改变其坐向,孔氏子弟亦开始袭封公、侯、伯
爵位,孔子的身份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被推至神圣

不可侵犯的地位。 科举制度的推行则进一步强化

了孔子的神圣地位。 宋及以后,孔子的头衔中添加

了“玄圣”“至圣”,地位进一步提升。 至明清时期,
尽管朝廷对孔子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其神圣化的地

位已牢不可破,康熙帝亲至曲阜阙里祭奠孔子,行
三叩九拜之礼,足见孔子在历代朝廷统治者心中的

崇高地位。 可见,王朝统治者不断提升孔子地位的

历程,实则是一个不可逆的神圣化孔子的过程。
同时,历代朝廷统治者在儒学文士的建议下,

逐步提升对孔子的祭祀规格,从孔氏家族的家庙祭

祀和儒学文士的零星祭拜,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

释奠大典。 孔子去世后的数百年间,弟子及儒学文

士、地方官员等曾陆续前往祭拜。 司马迁《史记》
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 三年心丧

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 唯子赣庐

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 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

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

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孔子冢

大一顷。 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

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高皇帝过鲁,以太牢

祠焉。 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23]1945-1946

宋代的孔传《东家杂记》也言:“自孔子没,子孙世

为鲁人,同居祖庙。” [27]3 因此,司马迁所谓“鲁人”
当包括孔子后世子孙在内。 这表明当时的祭祀活

动主要限于孔氏家族的庙祭及部分私人祭祀,且多

在孔子墓地进行。 这可能与当时的宗法制度有关。
根据当时的宗法律制,“不同阶层人群祭祖的代次、
神主规制均有严格限定。 只有天子、诸侯、贵族等

人方有资格建造家庙祭祖,寻常民众只能祭于寝。
同时,祭始祖之权掌握在周天子等少数人手中,庶
人止于祭祢即先父一代而已……上述定义和讨论,
固然也可适用于阙里孔庙, 却远不能尽括其自身

特性。 阙里孔庙的原初形态,本是孔子逝后,子孙

后代因宅立庙,祗奉先祖之所” [28]。 如果孔氏家族

当时是普通百姓人家,当没有资格建造家庙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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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教统的接续者,其德

业盛隆,地位特殊。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言“孔子

布衣”“贫且贱”,但却又列入“世家”。 所以,唐代

的司马贞索引“孔子世家”几字言:“孔子非有诸侯

之位,而亦称系家者,是以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

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正义“孔子世家”几字

言:“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

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
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23]1905 因

此,孔子的后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孔庙,专供孔氏族

人祭祀,只不过当时“孔子之庙不出阙里”。 此种

情况在祭祀孔子仪式上升为国家释奠后方才改变。
不过,据学者们考证,至东汉初年,孔子祭祀还不是

国家释奠。 东汉末年时,桓帝在孔庙始置官(百户

卒史),灵帝则“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

行礼” [5]171,祭祀孔子的仪式才升为国家祭祀,初步

建立常祀孔子的制度。 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若干

朝代的实践,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

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宫月朔行礼等几种常见的释

奠制度基本完备” [25]。 唐宋金元等朝代则进一步

完善了这一制度,使得对孔子的祭祀成为国家层面

的重要典礼。
随着孔子地位的逐步提升和祭祀形式的演变,

孔氏子弟对孔子的感情态度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终升华为对先祖孔子的崇拜。 在唐代之前,尤其

是孔子祭祀尚未成为国家常祀之际,孔氏子弟虽对

孔子怀有深厚的敬慕之情,但只是将孔子作为有德

业的先祖,并未将其提升至祖宗崇拜的高度。 这从

唐前孔氏子弟对孔子的称呼中可见一斑。 秦代孔

鲋在其《孔丛子》中记载了孔子与子思的一段

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 子思再拜,请

曰:“意者子孙不修,将忝祖父乎? 抑羡

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

知吾志!”子思对曰:“伋闻夫子之教曰: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伋闻之,大

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 吾

无忧矣。” [8]17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世时,子思侍奉其

侧,因孔子中继尧舜之道,子思亲切地称孔子为“祖
父”,表现出对孔子的亲近与敬慕。 而秦代的孔鲋

则称孔子为“子”“孔子”和“先君”,汉代的孔安国

亦称之为“孔子”“先君孔子”,这些称呼少了亲近,
透露出的是对先贤的敬重,而非神圣化的膜拜。 随

着王朝统治者赐予孔子的封号日益尊贵,孔子逐渐

被神圣化,祭祀孔子成为国家常祀,孔氏后裔的态

度亦随之转变,开始“圣化”并膜拜先祖孔子。 唐

代是一个转折点,孔氏后裔对孔子的称呼发生了根

本性变化。 贞观二年,太宗赠孔子为“先圣”,孔氏

后裔如孔颖达随之尊称孔子为“圣祖”“先圣”。 宋

元明清时期,朝廷不仅定期举办祭孔祀典,而且典

仪隆重肃穆,进一步强化了孔氏子弟对先祖孔子的

崇拜。 在称呼上,除了延续唐代的“圣祖”“先圣”
外,孔氏后裔还常用“孔圣”“至圣文宣王”“文宣

王”“至圣先师”等尊称。 此外,孔氏家族还编写了

诸如《东家杂记》《孔子家谱》《阙里志》《阙里文献

考》等大量史志著作,以彰显和强化其圣裔身份,这
无疑是自唐代以来对先祖孔子崇拜的深刻体现。

孔氏家学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了孔氏族人的

治学之路。 孔子家学旨在承续孔子圣王之道,其核

心内容在于治经史、诗礼传家。 无论是孔毓圻标举

诗文须明道或诗礼乐舞并举,还是其前孔氏子弟们

训释五经,均以此为准的,充分体现了孔氏子弟对

先祖孔子的崇拜。 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考释经义,
或吟诗填词,将诗文视作承继孔子道统的重要载

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先祖孔子的膜拜之情。 孔广

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序》开篇即言:“昔我夫子

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
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之礼乐文质之经

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 [29]序1 孔庆镕在《阙里孔氏

词钞序》中也提道:“词者,诗之余,孔氏秉趋庭之

训,二千余年来,诗学绍承,著作宏富。” [30]孔序1 由此

可见,孔氏对先祖的崇拜之情,可谓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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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Part I)

JI Yuzhena, HUO Junguob

(a. Library; b.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has undergone long years, evolving from its em-
bryonic stage before Confucius, to the Confucian establishment stage, and the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
tion stage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finally to the prosperous stage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grown, forming a unique cul-
tural system.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way as its core,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covers many
fields 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ts content mainl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studying the classics and teaching poetry and etiquette. Essentiall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is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formed through long-term accumulation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originates from the profound worship of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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